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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一 建 军 节 —— 一 个
专属于军人的节日，今年却
是工作后第一次不再以军人
的身份度过。曾经的我，每
到此时倍感自豪，现如今，转
身投入新时代法院建设，依
然怀念曾经的峥嵘岁月。

每 当 想 起 那 些 走 过 的
路、爬过的山、流过的汗，想
起曾经一起拼搏的战友，就
会 更 加 理 解“ 没 有 岁 月 静
好，只是有人负重前行”，就
会 更 加 珍 惜 当 下 的 美 好 生
活 ，就 会 更 添 服 务 社 会 、奉
献青春的动力和激情。

攀 登 训 练 中 攀 爬 的 每
一层楼房，翻越的每一个崖
壁 ，那 是 力 克 艰 难 险 阻 、勇
攀高峰的决心和毅力；游泳
泅渡时横跨的每一条河流，
征服的每一片海域，那是乘
风破浪、不畏艰险的拼搏和
豪迈；格斗训练中每一次摔

倒 爬 起 ，每 一 次 击 打 对 抗 ，
那是勇敢面对、永不放弃的
坚忍和刚强；狙击训练中每
一次搜索目标，每一次瞄准
击 发 ，那 是 力 求 精 准 、万 无
一失的细致和冷静；野外生
存中找到的每一处水源，吃
掉的每一口野菜，那是战胜
恐惧、险中求生的不屈和果
敢。

正 是 这 些 不 同 寻 常 的
经历，才会磨炼出坚毅勇敢
的意志品质。回首过去，感
恩我的青春有一抹国防绿；
展望未来，坚信我的余生将
不会虚度。

千 淘 万 漉 虽 辛 苦, 吹 尽
狂 沙 始 到 金 。 脱 掉 的 是 军
装 ，脱 不 掉 的 是 军 魂 ；改 变
的 是 岗 位 ，不 变 的 是 本 色 。
在 怀 念 过 往 中 感 悟 军 魂 的
力量，以勇往直前的姿态奔
赴新的战场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北省高
级人民法院）

2019 年 3 月，我有幸走进邢台
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参与编修院志
工作。眨眼间，编修院志工作已
进行了一年有余。

我 本 是 一 名 文 学 爱 好 者 ，平
时写些小说之类的，在法律和志
书方面，俨然是局外人。但既然
已被“赶鸭子上架”，就不得不拿
出一股破釜沉舟的气势来。于是
边 学 边 写 ，磕 磕 绊 绊 ，从 一 无 所
知，开始了懵懵懂懂。有那么一
段时间，我和院志办的其他人员
每 天 都 去 档 案 室 查 资 料 ，从 1943
年到 2018 年的历史资料，跨越 75
年的时光。在这个查的过程中，
虽然很紧张，也很累，却感觉很有
意思，也很有意义，仿佛顺着时代

的变迁一路走来，特别是有些奇
特 的 案 件 更 能 激 起 我 较 大 的 兴
趣。

不断地接受新事物和不断地
学习，本身就是人生昂扬的生活
姿态。为了编写院志，我们院志
办的编修人员曾一起到国家法官
学院河北分院进行院志培训，到
隆化法院、中国法院博物馆参观
学习。一切都是新鲜的，像一棵
树被移栽到另一块新的领域，需
要重新认识和认知这个世界，同
时也需要用心地研究和熟悉这个
领域，然后才能把看见的以及学
到的应用到工作中。在这个过程
中 ，彷 徨 和 无 助 也 紧 随 其 后 ，幸
好，随时能得到身边领导、老师、
同事的鼓励和帮助，才能艰难地
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今 年 春 节 前 ，邢 台 中 院 和 20
个 基 层 法 院 都 拿 出 了 院 志 的 初
稿 。 中 院 厚 厚 的 两 大 本 ，1000 多
个 页 码 。 我 们 曾 迷 茫 在 院 志 的
编 写 中 ，单 说 志 体 语 言 ，它 跟 文
学语言完全是两码事，文学是无
边 界 的 ，可 以 自 由 发 挥 和 想 象 ，
而 志 书 容 不 得 半 点 虚 假 和 夸
张。为了较好地完成院志，我们
一 次 次 地 研 讨 ，一 次 次 地 拿 方
案 ，一 次 次 地 换 方 案 ，一 次 次 地
调 度 。 档 案 室 找 出 来 的 资 料 不
能随便拿走，我们只能用手机拍
成 照 片 ，然 后 把 照 片 放 在 电 脑
上 ，再 根 据 需 要 的 内 容 进 行 分
拣，到最后把分拣出来的内容编
写 到 志 书 上 。 眼 睛 每 天 盯 在 那
些 照 片 上 ，一 边 盯 一 边 写 ，一 边
写一边盯，以至于有时眼睛看什

么都是模糊一片。
对 20 个基层法院的院志编写

进行指导，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
程。基层法院的编写人员都是兼
职，再加上资料和经验的欠缺，困
难较大。但无论怎样，大家都挺
了过来，坚持了下来。这就是一
种胜利！

人 生 中 总 会 遇 到 某 些 事 情 ，
是我们以为无法逾越的难关，而
这 时 总 会 有 一 缕 缕 阳 光 照 进 生
命，陪伴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艰
难的路。这阳光有自己不懈地努
力，更有他人的鼓励和关爱。

这 一 段 时 光 ，是 我 奋 斗 过 的
历 程 ，值 得 我 铭 记 ，更 值 得 我 致
敬！

（作者单位：邢台市中级人民
法院）

致敬在法院奋斗的时光

当法官之前，我曾是一名
光荣的人民教师，站在三尺讲
台的时候，我为自己能够成为
知 识 花 园 里 的 园 丁 而 骄 傲 。
看 着 那 一 双 双 渴 求 知 识 的 眼
睛，感受着那一颗颗幼小而纯
真 的 心 灵 带 给 我 的 惊 喜 ，我
怀 着 满 腔 热 忱 将 爱 播 撒 给 孩
子 们 ，披 星 戴 月 ，劳 碌 奔 波 ，
为 孩 子 的 进 步 而 欣 喜 ，为 孩
子 的 顽 劣 而 着 急 …… 我 同 我
的 学 生 们 一 起 成 长 ，每 走 一
步 都 付 出 百 倍 的 努 力 ，希 望
自 己 无 愧 于 教 师 的 荣 誉 和 称
号 。 我 付 出 了 许 多 ，也 得 到
了 许 多 ，孩 子 们 会 像 小 鸟 一
样 叽 叽 喳 喳 围 在 我 身 边 快 乐
飞 翔 ，因 为 我 带 给 了 他 们 无
尽 的 梦 想 与 希 望 。 就 这 样 ，
我 在 教 师 行 列 里 走 过 了 七 年
的 岁 月 ，虽 然 算 不 上 桃 李 满
天下，却因此懂得，我们不仅
仅 要 带 给 孩 子 们 知 识 ，更 重
要 的 是 培 养 他 们 的信念和品
质，让他们相信有梦想就有希
望，并给他们一双为梦想而努
力飞翔的翅膀。

我 也 在 追 逐 梦 想 的 道 路
上一路前行。经过刻苦努力，
通过司法考试，我成为一名法
律工作者，从我穿上制服的那
一刻起，我决心，要用自己的

辛勤跋涉，去感受法的脉动与
心 率 ，去 探 寻 法 的 精 髓 与 真
谛 。 当 我 身 着 庄 严 凝 重 的 法
官服，坐在同样庄严凝重的审
判席前，我更深切地感受到，
自己肩上所承载的，不仅仅是
公平与正义，更多的是责任、
忠诚与信仰。

有 人 说 ，法 律 是 严 肃 的 ，
法官必须是威严的，而我却有
另一种感受。作为法官，不是
要 把 刻 板 教 条 的 法 律 条 文 搬
上法庭，对当事人进行说教，
也 不 需 要 以 高 高 在 上 的 姿 态
来俯视那些普通百姓，也许我
们无法解开他们的心结，或许
我们无法还原事实的真相，很
多 时 候 我 们 也 做 不 到 让 双 方
都满意，但我们只需要用一颗
坦诚的心，用心倾听，懂得换
位，学会理解，客观评判，我们
同样可以赢得理解和尊重，无
愧于我们胸前那枚小小的“天
平”。

不知不觉中，在法官的队
伍 中 奋 战 了 九 年 。 法 官 的 职
业是枯燥和繁琐的，接触到形
形色色的人和事，看到了许多
我 以 前 从 未 看 到 过 的 冷 漠 与
世故，对于人生我有了更深的
认 识 。 法 官 的 思 维 是 理 性 和
缜密的，要学会从纷乱复杂的
表 述 和 证 据 中 梳 理 出 各 种 法
律关系，以中立的立场且尽可

能客观公正地作出裁判；法官
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，我会
为 一 个 难 缠 的 当 事 人 愤 怒 无
奈，会为解决了一件棘手的纠
纷欣喜若狂，也会和同事们一
起聊人生百态，一起轻舞飞扬，
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亲近大自
然，释放压力，放飞梦想……

记得康德曾说过，这世上
只 有 两 样 东 西 能 引 起 人 们 内
心深深的震撼，一是头顶灿烂
的 星 空 ，一 是 我 们 内 心 崇 高
的 道 德 准 则 。 当 我 学 会 从 教
师 的 感 性 思 维 转 换 成 法 官 所
特 有 的 理 性 思 维 的 时 候 ，当
我 在 工 作 和 生 活 的 磨 砺 中 逐
渐 成 熟 起 来 ，我 感 受 到 了 另
一 种 人 生 的 真 谛 ：其 实 所 谓
梦 想 ，不 是 你 从 事 了 什 么 职
业，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，
而 是 我 们 学 会 用 积 极 真 诚 进
取 的 心 态 去 努 力 工 作 ，用 乐
观 豁 达 平 和 的 心 态 去 对 待 生
活 ，在 一 次 次 的 困 难 面 前 不
屈 不 挠 地 勇 往 直 前 ，在 点 滴
的 岁 月 中 积 淀 人 生 的 阅 历 。
这 样 ，梦 想 就 会 一 直 伴 随 我
们，不会远离。

我始终相信，我们走在风
雨人生路上，梦想也一直在路
上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昌黎县人民
法院）

梦想在路上梦想在路上
□ 马志伟

最 近 在 读 一 本 书 ——
《孤独是生命的礼物》，这是
一本描写孤独的书，收录了
余光中、林清玄等作家的部
分 散 文 ，没 有 哀 伤 ，没 有 抑
郁，有的是作家们的细细低
语 和 徐 徐 讲 述 ，写 初 心 情
怀 ，写 人 情 冷 暖 ，写 婚 姻 恋
爱，写战争苦难。在他们的
文字里，我看到了一种积极
直 视 孤 独 的 姿 态 —— 不 畏
惧 孤 独 ，也 不 慌 张 躲 避 ，而
是享受独处的时光，和内心
对 话 。 每 个 人 都 要 学 会 自
己 和 生 活 战 斗 ！ 在 他 们 的
文 字 里 ，彰 显 着 对 生 命 、对
孤独的思考和体悟。

没有人会一直陪你，但
一 直 会 有 人 陪 你 。 人 终 究
是孤独的。也许一生中，人
们会找许多依附与寄托，故
乡、亲人、朋友、爱人、子女，
可 总 是 聚 了 又 散 。 不 论 当
时的感情如何美妙、相处得
如何欢愉，孤独都是人类必
须 独 自 去 面 对 和 承 担 的 永
恒 宿 命 。 人 生 中 曾 经 陪 伴
过自己的人也都一位位地逐
渐 远 去 ，最 后 只 剩 下 自 己 。
人生就像一列火车，有人上
车，有人下车，没有人会陪你
走到最后，碰到了便是有缘，
即使到了要下车的时候，也
要心存感激地告别。

其 实 ，缘 聚 缘 散 ，唯 有
与 自 己 相 处 的 人 才 会 获 得
永 久 的 安 宁 。 如 贾 平 凹 在

《自在独行》一书中提过的，
人 既 然 如 蚂 蚁 一 样 来 到 世
上，忽生忽死，忽聚忽散，短
短数十年里，该自在就自在
吧 ，该 潇 洒 就 潇 洒 吧 ，各 自

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，这就
是 生 存 的 全 部 意 义 。“ 草 在
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
子，我们站着，不说话，就十
分美好”。

孤 独 本 是 上 天 对 每 个
人的眷顾，却只被少数人所
享 有 。 大 多 数 人 害 怕 与 自
己相处，他们可能永远无法
知道：无知己和不被理解是
一 种 常 态 ，而 不 是 一 种 悲
哀。独处需要勇气，更是能
力 。 这 个 能 力 便 是 让 自 己
充实与幸福的能力。

孤 独 也 绝 不 是 与 世 隔
绝 ，仅 仅 生 活 在 自 己 的 世
界，而是做一个独立有思想
的 人 ，有 自 己 的 追 求 ，但 一
定不是去征服任何人。

现 在 的 人 们 一 直 在 追
求和谐，但和谐从来都不是
一百个人发出同样的声音，
也 不 是 彼 此 为 了 依 赖 而 变
得相似，而是当一百个人都
发出不同的声音，却还能彼
此 尊 重 。 就 这 样 人 们 彼 此
相爱，却又以各自独立的姿
态生活。

孤独能让人坚强、让人
自立，让人构建起自己的精
神世界，而这些真正独立的
精神世界，正是现实世界如
此多元而丰富的原因。

孤独是人生的底色，不
要惧怕，就像你不害怕活着
那 样 ；孤 独 是 自 由 的 别 名 ，
欣然接受，就像你担得起自
由 那 样 。 就 像 刘 同 说 的 那
样，“孤独之前是迷茫，孤独
之后是成长”。

愿你的孤独以及你所畏
惧的，都能被时光锻造成钢！

( 作者单位：孟村回族
自治县人民法院)

孤独是生命的礼物
□ 闫闯舅爷，九十岁了，是我父亲的舅舅，

抗美援朝参加志愿军，跨过鸭绿江，上了
前线。人们都说他家里有个小匣子，里
面放着很多勋章。可在我的印象里，他
从未拿出来炫耀过。

舅 爷 退 役 后 ，和 舅 奶 住 在 我 们 邻
村。那是一个小村落，只有三四十户人
家。他自建的小庭院坐落在村子东头第
一条小巷子的深处，泛白的木板门上挂
着一个“光荣之家”的红色牌子。

小庭院收拾得干净整洁，影壁旁种
着几株夹竹桃，花开时节，淡粉和墨绿把
这个简朴的农家小院映衬得别有一番意
境。厢房的房顶上立着一个用铁棍和竹
片自制的风向标，顶上还设计了一个公
鸡的造型，风一吹就旋转起来。清早要
下地，老人会像侦察兵一样，抬头看看屋
顶，观测一下风力、风向，再准备好必备
的农具和衣物。

舅爷善于琢磨，凡事亲力亲为。小
到配钥匙、修拉链，大到各种农具家什的
维护，全都手到擒来。这其中的绝活要
数给自己理发了。找一个风和日丽的日
子，趁田里不忙，他便烧水、洗头、刮胡
子、剃头，有条不紊，全程不用任何人帮
忙 ，头 发 剃 得 整 齐 板 正 ，让 谁 看 了 都 羡
慕。

秋天枣子红透了，舅爷把个大肉厚
的枣子晒干，在铁锅里翻炒炙烤后泡到
白瓷壶里，就是上好的茶饮。那白瓷壶
也经过了他的特殊设计——将废弃的塑
料泡沫拼接起来，严丝合缝地把茶壶包
在里面。就算在冬天里，放上大半天，茶
壶里面的水也不会凉。

舅爷的生活极其节俭，时常念叨那
句“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”。在物资匮
乏的年代，食用油按人头凭票限量供给，
几乎家家都不够吃，经常是年才过了一
半，炒菜就不得不换成煮菜了。可他和
舅奶却能细水长流，平时不仅没断了油，
到年关还能省下小半缸，或招待亲朋，或
接 济 乡 邻 。 一 直 到 现 在 ，他 也 总 是 说 ：

“国家还有很多困难，年轻人没过过苦日
子，千万不要糟蹋东西。”平时看似没什
么用处的针头线脑，他都留着，遇到合适
的时候一鼓捣，就能发挥大作用。逢人
说起，舅爷脸上便不无骄傲地说：“如果
从我手里再扔掉的东西，那就真的没什
么用了。”

从部队回来，舅爷就自学了兽医技
术。那时候牲畜是每家农户极为宝贵的
财产和 重 要 的 生 产 力 ，十 里 八 乡 谁 家
的 猪 马 牛 羊 生 病 了 ，都 会 专 门 来 请 舅
爷 。 舅 爷 便 骑 上 那 辆 加 重 的 自 行 车 赶
过 去 。 那 时 我 年 纪 还 小 ，印 象 里 常 看
到 舅 爷 剃 着 一 头 干 净 的“ 板 寸 ”，自 行
车 后 架 上 驮 着 一 个 精 致 的 小 药 箱 ，不
疾 不 徐 地 从 我 们 村 前 的 大 街 上 经 过 ，
直 挺 着 腰 板 ，目 不 斜 视 。 我 为 此 还 问
过 父 亲 ，舅 爷 为 什 么 不 看 人 ？ 父 亲 半
开 玩 笑 地 说 ：“ 和 你 舅 爷 相 熟 的 人 太 多
了 ，如 果 挨 个 打 招 呼 ，就 没 办 法 赶 路
喽。”

舅 爷 和 舅 奶 没 有 孩 子 ，到 晚 年 也
执 意 不 肯 跟 亲 戚 一 起 生 活 ，他 们 是 不
愿 给 别 人 添 麻 烦 。 虽 然 我 们 已 然 不 能
感 受 到 年 轻 时 的 他 在 枪 林 弹 雨 中 的 豪
迈 ，但 能 看 到 军 旅 生 涯 在 他 身 上 烙 下
的 深 深 的 印 记 —— 自 力 更 生 、勤 俭 节
约 、热 心 助 人 、严 谨 务 实 ，这 些 都 已 融
入他的生活中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）

我的舅爷
□ 王胜

在河北邢台的土语中，捉迷藏叫
作藏“老母”。

“老母”指的是月亮。古时称太阳
为“老爷儿”，称月亮为“老母”。玩这
种游戏时，多在夜晚的月亮地儿，故称
为藏“老母”。

我小时候，村里藏“老母”的孩子
有 20 多个，我们一般分成两伙儿，这一
伙儿找那一伙儿。往往一方还未完全
藏 身 ，另 一 方 就 故 意 大 喊 ：“ 藏 好 了
吗？”对方边跑边答：“没哩！”这边接着
又喊，对方应一声：“藏好啦！”如此，准
能诈出几个傻小子来。

一般藏不了多久就能被发现。因
为常在一起玩的小伙伴儿，都知道哪
个人好往哪儿藏，那些藏法和藏人的
地 方 早 已 不 成 秘 密 。 枝 繁 叶 茂 的 树
上、牛槽背后、草垛里、排子车底下、石
头 堆 缝 隙 中 、黑 洞 洞 的 墙 旮 旯 …… 都
是藏身之处。

在 我 们 那 拨 孩 子 中 ，每 次 藏“ 老
母”，都由金粮和海平组织。有一次，

金粮两条腿弯着，勾住一棵核桃树的
树枝，将自己倒挂在树上，竟然久久未
被发现。

那棵树的树枝上，原来搭着一条
大人的裤子，这是藏“老母”的孩子们
都知道的。金粮扯下那条裤子，把自
个 儿 倒 挂 在 上 面 ，两 只 胳 膊 叉 在 胸
前。夜幕笼罩，又有雾，朦胧的树枝上
挂的似乎还是那条裤子。小伙伴们搜
遍了旮旮旯旯，哪儿也不见金粮。有
人说：他能藏到哪儿呢？说话间一只
手还在那树枝上扽了几下，竟然没识
出真假。金粮随树枝摇摇晃晃、荡来
荡去，直到腿弯得胀痛，实在坚持不住
了，才扑通一声掉到地上。金粮爬起
来，得意地对小伙伴们说：“要不是我
没劲儿了，你们根本找不到我。”

海平喜好藏在牛圈里。他藏在牛

的一侧，找他的人去那边儿，他就从牛
脖子下钻过来，跟人绕圈。有时，他趴
在牛背上，找的人发现牛背上有团黑
乎乎的影子，上前一摸，原来是他。

藏的人十有八九都能被找到，但
也有例外。一次，小伙伴儿把凡是想
到 的 地 方 都 找 遍 了 ，还 是 找 不 到 海
平。大家以为他回家了，派人去看，可
家里锁着门。于是又搜索了一遍，还
是找不到。没招了，小伙伴儿喊：“海
平，俺不找你啦！你自个儿出来吧！”
过 了 一 会 儿 ，海 平 从 牛 圈 里 钻 了 出
来。小伙伴们问他藏哪儿了，他嘎嘎
地笑，原来他两脚勾着牛大腿，两手抱
住牛脖子，身子贴在牛身上了。

还有一次，拥军在玉米秸堆里睡
了大半夜。那晚大家已藏过几次，最
后一次，藏起来的一伙儿刚刚离开，金

贵便跟过去，清清楚楚地看见拥军钻
进了那堆玉米秸。金贵上前拉住找人
的金锁，贴着他的耳朵嘟囔了几句后，
俩人便悄悄地各自回家了。

可能是白天干活累了，拥军有些困
乏，且玉米秸堆里背风又暖和，不知不觉
他就睡着了。直到天空露出了鱼肚白，
拥军才被一头哼哼着觅食的猪吵醒。

那时晚上孩子们都出来玩，一玩
儿起来就会到很晚。起先，我们爱往
树 上 藏 ，爬 上 村 里 村 外 的 柿 树 和 槐
树。可树上是鸟的家，人一上去，它们
就会叽叽喳喳惊叫着飞走。找的那拨
儿人如果机灵一点，只要投一块小石
头，看看树上有没有鸟飞出来，就知道
上面藏没藏人。

有月亮的晚上，藏在暗影里，能看
到月光在小伙伴儿的额头和鼻尖上晃
动，他们被月光拉长的影子，在石头满
地的街里，在高高的地堾上，随着咚咚
的脚步声摇来晃去。多少年过去了，
这些影子和脚步声，一直都在我的记
忆里。
（作者单位：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）

藕隐荷更艳，
露浓瓣欲低。
叶静无蝉鸣，
云重游人几。

亭栏空寂寥，
柳线钓池鱼。
香茗静心品，
纸扇轻摇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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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齐成柱

（作者单位：保定市徐水区人
民法院）

王小六 摄 （作者单位：蠡县人民法院）地上的“云朵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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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闫岩

□ 王金平

□ 边永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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